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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位原住民女博士的故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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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定見妳以前，我們查了很多關於「漸凍人」的資料，
運動神經元疾病，會造成漸進性的神經肌肉萎縮……
患者四肢會失去功能，
同時會有吞嚥困難、呼吸困難等症狀，
導致這些病程的名稱，俗名叫做「漸凍症」。

我們耳聞妳只有下肢不能行走，
上半身仍運用自如，說話慢但清楚。

翻了《潛水鐘與蝴蝶》，也看了同名電影，
腦海想像著妳與主角一樣，雖然行動不便，
但是精神意識活躍如蝴蝶一般展翅翩翩。

我們耳聞妳是台灣首位阿美族女博士，
主修人類學，求學過程認真努力，意志堅定……

透過查詢，我們認識流竄妳全身血液的民族──阿美族，
母系社會，重女輕男，相對於漢族較為弱勢……

二○一二年，透過引介，妳同意受訪。
初次見面，我們的想像，部份失靈。
妳靦腆少話，幽默中帶點內斂。
隨著我們相見的次數日漸頻繁，採訪的支線慢慢擴大，
才知道妳得的病根本不是「漸凍症」，
求學路程也不是那麼順遂……

聊天的過程，我們發現疾病逐漸在啃噬妳的記憶，
那些願意言說的，不願意言說的，
都被疾病包裹上一層膜，不復追尋。

寫在故事前

一段誤會的開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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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疾病，
最瞭解的人除了妳的主治醫師，只剩妳自己，
沒有任何人，能完整說出妳的疾病名稱。

如果我們沒有繼續訪問下去，
可能都還以為妳得的是「漸凍症」，
可能還在跟著問：妳得的是什麼病？

突然，
我們有那麼一點知道醫師說的，妳內心的寂寞，
不被瞭解的，不容易被瞭解的，
寂寞。

都被那一層似有若無的膜，隔絕了起來。

妳得的是什麼病？那是另一段故事，
妳要我們先寫妳的求學與生長過程，
因為那是妳人生中最耀眼的時光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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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早的一件衣裳，最早的一片呼喚
最早的一個故鄉，最早的一件往事

是太平洋的風徐徐吹來，吹過所有的全部
裸裎赤子，呱呱落地的披風
絲絲若息，油油然的生機

吹過了多少人的臉頰，才吹上了我的
太平洋的風一直在吹

‧胡德夫《太平洋的風》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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陡峻高聳的山，一望無垠的海，太平洋的風徐徐吹進村莊。

農忙過後，收割豐美的水稻；船航歸來，滿載豐盛的漁獲。

花蓮縣，壽豐鄉，充滿生命力的水璉村，是妳成長的故鄉，

是妳開始站立、起步的一哩路。

多元文化

妳 出 生 在 阿 美 族 家 庭， 有 著 美 麗 的 阿 美 族 名 字「 巴 奈 」

（PANAI），「是水稻的意思」妳親切的跟我們解釋，還提起童

年常跟母親下田種稻的故事。

家中七姊妹，妳排行老六，妳的個性向來文靜內斂，即使臉上

笑容燦爛，眉宇間仍會透露些許的害羞與靦腆，體格高大，皮

膚白皙，乍看之下，很難察覺妳的原住民身分，又因為漢族名

字叫「香妹」，妳笑著說從小就常被誤認為是客家人。

水璉村是阿美族與漢族混居的小社區，得天獨厚的多元族群環

境，使妳從小除了會說阿美族語，也會使用客家話和閩南語跟

鄰居溝通，因為常和說閩南話的同學玩在一起，妳的閩南語說

得尤其流利。妳時常用閩南語和我們對話，流暢自如地彷彿它

就是妳的母語，我們為了要用閩南語回應，硬著頭皮也要擠出

稀稀落落的幾句，妳很有耐心的聽，有時不改老師本色的糾正

我們怪腔怪調的發音，我們慚愧之餘，也佩服妳學習語言的天

分。環境形塑妳從小喜愛語言的熱情，但我們知道妳是下了更

多的功夫與用心。

我們不意外，大學時期懷有留學夢的妳，在英文學習室打工，

邊賺錢邊學英文。我們很意外，博士時期，妳為了到菲律賓做

田野調查，辛勤的學了一年菲律賓語。

談起往事，妳總說得雲淡風輕，我們不曉得是疾病作祟，讓妳

的記憶點滴流逝，還是妳習慣往前看，所以不愛誇說過去的英

勇事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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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親

不知道是不是家中求子不得，父親特別看重妳，

從小他就把對男孩子的訓練與期待放在妳身上，

教妳喝酒、吃生魚片，也指導妳捕魚，所以妳與

父親的感情最親。

父親冬天經常出海捕魚，雖然不是遠洋出航，卻

也要出門一整天。時間接近傍晚的時候，妳便跟

著母親到岸邊，等待父親歸來，這個場景，是妳

回憶起和母親在一起時，印象最深刻的。

等一家人都到齊後，小孩們分工幫忙準備晚餐，

尤其是父親喜歡吃的生魚片配芥末，「我父親最

喜歡吃さしみ配ワサビ，然後再喝酒乾一杯」。

雖然妳沒有多說，但眼角藏不住的笑意，讓我們

明白：和家人共享晚餐的時刻，是妳一天當中最

開心的時光。

不過話鋒一轉，妳說：「父親其實酒喝得很多，

時常醉醺醺的。」妳因此知道父親的壓力很大，

就算知道酒喝多傷身，體貼的妳也不敢多做勸

阻。後來妳開始研究原住民文化與生活，提到父

親以及其他村裡的原住民常常借酒澆愁的事，妳

面露心疼，緩慢且平靜的說：「他們為生活打拚

很辛苦，但是抱著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想法，很不

好。他們過不了以喝酒排解心理壓力這一關。」

親身體驗，讓妳更能了解他們的心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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揀石頭高手

與我們豐沃的成長環境不同，妳的姊妹眾多，

自小妳就知道，家裡的生活拮据不好過，所以

平時妳和姊妹們都會主動幫忙：不論是早起做

家事 ( 妳們五點便起床了 )，午休溜出學校餵牛，

或是下田插秧，都是妳童年需要做的事。

妳說，早年撿石頭還可以賣錢，所以妳有空就

常到海灘揀選能賣好價錢的深綠色和乳白色石

頭，再轉賣給買家。我們很難想像，這種「賺

錢樂事」曾經讓還是孩子的妳相當投入。好康

的事，一傳十，十傳百，海灘參與揀石頭行列

的小孩，為數不少。「我可是揀石頭高手。」

妳自豪的這麼說，喜悅的表情溢於言表，我們

知道眼明手快的妳，當年一定獲利不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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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訴你一個神秘的地方
一個孩子們的快樂天堂
跟人間一樣的忙碌擾攘

有哭有笑　當然也會有悲傷
我們擁有同樣的陽光

‧張艾嘉、黃韻玲、鄭華娟等人《快樂天堂》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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閱讀，為妳添一雙翅膀

水璉的娛樂並不多，幫忙家事之餘，妳有很多的時間可以閱讀，

「我很喜歡看書，什麼書都看。」提到書本，妳的眼睛炯炯有神，

就好像小朋友熱愛零食糖果一樣，書本就是妳的零嘴與食糧。

妳說妳的個性獨立，一個人的時間幾乎都在讀書，專心的程度

只有家人把妳喚去做家事時，才肯將書放下，馬上起身沒有拖

延的第二句話，「家裡窮，父母親沒有阻止我閱讀，但是家裡

需要幫忙，再怎麼樣也都要把書放下。」

還是孩子的時候，對妳來說水璉就是整個世界，但是透過書本，

妳看到的世界變得又廣又大，妳想像著自己乳臭未乾的翅膀，

會有長大茁壯的一天，到時候，妳要用自己的眼睛，把這個世

界仔仔細細的看一遍。

妳是難得動靜皆宜的女孩，某天，老師發現妳在籃球和跳遠的

天賦，鼓勵妳把握資質與潛力，朝體育這條路發展。然而，妳

相當有主見，在思索過後，決定選擇繼續讀書升學。「體育職

涯壽命有限，也會留下職業病。我覺得知識就是力量，讀書可

以改變的事比較多。」妳毅然決然地繼續升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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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中的時候，妳羨慕都市的生活，動過離鄉念書的念頭，妳背上
的翅膀悄悄地鼓動了好幾下，卻被陳文進老師的一段話安撫了下
來：「水璉雖然小，卻是讀書的好地方，只要記得人外有人，天
外有天。不管身在何方，志向放遠就對了。」這段話給了妳力量，
也彷彿預告妳日後不間斷地讀書升學，努力改變現狀的態度。

高中妳就讀海星中學，個性依舊內向而少話，成績並不頂尖，不
是一個起眼的學生。當時家中的經濟困境，常使妳浮起休學的念
頭，妳隱瞞了內心真實的想法，靠著修女介紹的工讀機會，補貼
家中的經濟。

對於修女的協助，妳的心裡雖然抱著滿滿的感激，卻還是不快樂。
少年時的愁滋味，都在這個時候渲染開來，妳說當妳對自己的能
力和未來產生困惑，不知該與誰訴說的時候，只能去看海。「我
會躺在海灘旁，給海浪打……身體濕了也沒關係。」年少的妳有
很多煩惱，似愁非愁之間，有著不少壓力。看著海洋遼闊無邊，
妳知道自己的能力還太小，可以改變的事相當有限。

直到高中畢業，妳在班上依舊是個成績和個性都不太起眼的學
生。同學和老師都不知道妳懷抱著遠大的夢，妳要繼續求學，因

為妳想爬得高一點，還想看得更遠一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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笛聲響　即將離別故鄉 Puyuma　
輕輕揮動著我的手

點點雨滴串串淚珠　順著我的臉龐滑落　
何時那快樂遠離了我

時光隧道裡　我擺渡著憂愁　
孤獨疲憊的我　又將再流浪

‧紀曉君＜故鄉 puyuma ＞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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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走

高中畢業後，妳做了一個重大決定：不顧家人反對，毅然決然

地前往台北考大學。我們問妳，高中的成績不是很優異，怎麼

會有自信自己到台北能夠考取大學呢？

妳搔了搔頭， 笑著說：「我也不知道，就『憨憨的讀』啊（台

語）。」就是這股源源不絕的傻氣和衝進，支持著妳在漫長的

求學路上不斷前進。

妳出走的心情憂喜參半，就像火車駛過隧道的光影明明滅滅一

樣，這是妳長大以來第一次為自己的決定負責，「往前走就對

了。」妳抱著破釜沉舟的決心，告訴自己只能往前看。幸好有

四姐替妳牽線，讓妳暫時借住在姐姐的台北友人朱伯伯的家中。

朱伯伯是妳的貴人，因為有整整一年的時間，他無條件的提供

妳吃與住，妳因此可以在台北專心的沉潛讀書。那時大學錄取

率只有百分之二十，考試的人又多，在這樣高門檻的挑戰下，

妳順利考上輔仁大學英文系夜間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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妳沒跟我們說準備的過程有多苦，離開家鄉的感覺有多愁，妳

甚至沒告訴我們離家的那一年，是否曾經主動與家人聯繫？

妳還是只願意往前看，像一隻離巢的雛鳥，使勁的往前飛，雖

然起步有點狼狽，卻執著地不斷訓練自己展翅的力量。

為了自給自足，妳拼了命用功拿獎學金，也展開半工半讀的生

活。妳首先選擇在校內的英文學習室打工，一來賺錢，二來把

握機會進修英文。在校外，妳同時接家教、家庭打掃等工作。

微薄的收入，只夠妳吃緊的勉強度日，所幸，經濟拮据的時候，

還有朋友即時送暖。

忙碌之餘的寒暑假，妳加入山地服務社，這是妳為自己的視野

開起另一扇門的重要決定──與社團朋友們用雙腳，幾乎跑遍

了台灣各地的原住民部落，也因此妳認識不同族群的生活和文

化，漸漸對人類學感到興趣。

妳學習的動機強烈，跨校到台灣大學人類學系，旁聽陳奇祿教

授的文化人類學。妳說人類學不像我們想的那麼學術和深奧，

它是在觀察族群的文化與生活樣貌，是一門活的、有趣的學問。

妳很興奮，因為妳找到了自己要努力的方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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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有一個夢　一個幻想
幫助我熬過現實

我的目的使這一切都沒有白費
將黑暗拒於幾哩外
我相信有天使

我所看見的一切都是美好的
我相信有天使

當我知道時機來臨
我將涉水過溪───我有一個夢

‧阿巴合唱團＜我有一個夢＞‧

AMERIC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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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國留學夢

因為對人類學的熱情，妳在大學畢業後，就抱著出國留學的夢

想。然而，妳並沒有多餘的存款可以馬上起飛，於是，妳先在

耕莘文教院擔任秘書，花了長達一年的時間，籌措學費。

但真正幫妳開啟留學生涯這扇門的貴人，是妳的表哥──黃文

海。妳說，他當時靠著土木工作，小有成就，即使個性羞赧內

向，妳還是鼓足勇氣，開口向他借了一筆錢。不多不少的金額，

卻夠妳暫停台灣的工作，踏上美國的廣大土地。

民國七十九年，台灣留美學生有三萬多位，妳，是其中一個。

妳的三姊嫁到紐約，妳就近申請了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的人

類學研究所，開始妳的人類學之旅。



18

在紐約的三年，妳為了瞭解阿美族的政治組織、家庭結構和親

屬關係，專程回到花蓮壽豐鄉和豐濱鄉的部落做田野調查。

妳也因此熟識深研阿美族傳統文化多年的李來旺校長，你們出

身同鄉又同樣關心阿美族文化，很快成了忘年之交。

李來旺校長在妳日後回台的學術研究上，扮演很重要的角色，

而他如師，如父的風範，常讓妳感到如沐春風。

取得碩士學位後，妳短暫回台兩年，在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

工作。除了做研究，也繼續存讀博士的學費。妳說，從決定讀

博士的那一刻起，就已經不是為了自己的學歷漂亮與否，而是

開始想要為族人做事。

妳申請到的學校很多，經過選擇，妳以研究南島語系民族的夏

威夷大學，做為妳學生生涯的最後一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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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國八十四年，妳再次揹起行囊，這次的目標，是到美國夏威

夷大學攻讀博士。

在夏威夷的五年，妳曾計畫前往菲律賓的原民部落做田野調查，

為此，妳特地學了一年的菲律賓語，好為將來的調查訪談做準

備。妳不忘勉勵我們：「語言是重要的工具，要多學。」為了

研究，妳願意花時間去學習。也讓我們深深佩服妳對學習強烈

的渴望和不屈的毅力。

就這樣，妳在菲律賓當地找到一個助理，與妳穿梭在部落的小

徑做田野調查。他們看妳是陌生人，自然讓妳吃閉門羹。失敗

了，妳下次再去，就這樣反反覆覆數次，直到後來部落的人都

認識妳。

妳說，挖掘喜歡的事物過程雖然辛苦，但只要肯下功夫，就會

有所收穫。

 

在未知的國度，與陌生人交涉、對話，這不只是妳做研究必須

跨越的門檻，也是過去個性內向害羞的妳，所要改變的。「我

們家訪很多一對一，是深度訪談，我和他們談話的時候，並不

會害羞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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妳不再是高中那位多愁善感又害羞的少女。大學之後，不間斷

地打工經驗和留學經驗，讓妳面對人群不再不自在。妳展開雙

手，用動作向我們形容博士班的自己，就像在天空自由飛翔的

鳥。

民國八十七年，妳風光回國，故鄉的地方報，刊登妳的新聞，

「東部首位阿美族女博士」幾個大字，讓妳成為族人口中的標

竿與楷模。

後來，妳開始在慈濟大學和東華大學任教，妳的研究專長很廣

泛，阿美族的社會、性別分工、親屬組織等等，彷彿所有和瞭

解自己族群有關的題材，妳都很感興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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夏天的飛鳥
飛到我的窗前唱歌

又飛去了
秋天的黃葉

它們沒有什麼可唱
只嘆息一聲
飛落在那裡

‧泰戈爾《漂鳥集》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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棲息

民國九十三年，妳的身體出現異常的變化，走路常常失衡不穩，

還曾經在講臺授課時跌倒。起初，妳以為是在菲律賓的車禍，

導致脊椎舊疾復發，因此並不特別留意。直到同年八月病情轉

重，妳才到門諾醫院求診。

「Multiple Sclerosis，多發性硬化症」主治醫師吳令治，聽完妳

的症狀描述後，腦海閃過這個名詞。但為了謹慎判斷，還是先

讓妳做磁振造影（MRI）。檢測結果，證實了醫師的猜測。

多發性硬化症，是一種發生於中樞神經系統（腦部和脊隨）的

自體免疫疾病。患者會出現視力受損、肢體麻木無力、平衡失

調、感覺異常、口齒不清等症狀，嚴重程度因人而異。這些症

狀可能會減輕或消失，而消失後，也可能再度發作。

而妳，拖了半年，才又回醫院看檢查報告。

「香妹第一次來醫院看病的時候，情況就已經很嚴重了，但是

她到隔年一月才回來復診……當我跟她說病況的時候，她的反

應很平靜，沒有我們所想像的無法接受或激動，也不是被嚇呆

的感覺。就好像是在聽一個陌生人的事情一樣……」吳醫師回

憶妳當時的反應，語氣充滿感慨。

事實上，妳的內心並不平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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逃避的那半年，妳的雙腳無法活動自如，妳把自己封閉起來，

腦海裡預想各種可怕的結果。獨立習慣的妳，不願向外求援。

高中的老同學們，一度與妳失聯，古道熱腸的「服務股長」楊

德華，費盡心思才聯繫到妳。

「一開始，香妹還可以拄四腳枴來參加同學會。看到她上洗手

間很吃力，我們在一旁都想幫忙，卻怕愈幫愈忙。」德華和妳

是相識多年的好友，高中時期同學幾乎都住校，每天朝夕相處，

感情自然濃厚，畢業後感情依舊，常定期舉辦同學會。

當年，妳學成歸國的消息，震驚這一票高中好友，看到妳取得

博士學位，大家除了驚訝也很替妳開心。他們感嘆好景不常，

妳回花蓮沒幾年就發病了。「我們不是學醫的，沒辦法提供香

妹什麼醫療幫助，但是只要我們能夠幫忙的，我們都會盡力。」

妳未婚，姊妹們又各自有家庭，很多時候她們是心有餘而力不

足。好在一直有朋友在旁支持，妳才願意鼓足勇氣接受治療。

德華她的個性開朗，每次都會呼朋引伴到醫院看妳，嘻嘻笑笑

地總能逗得妳樂不可支。

再次打開心房的妳，接受老朋友們的鼓勵，決定重拾文字，發

揮所長，繼續做學術研究。大家都樂見妳重新振作，一起出資

買筆記型電腦給妳，希望妳能夠堅強面對疾病。雖然最後發展

不如預期，但妳選擇不再逃避，誠實地面對自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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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生說，妳的病無法根治，病情可以藉由藥物減緩惡化，但病

程仍會持續。八年來，妳從拄著四腳拐行走，到以輪椅代步，

最後躺臥在床上。最近這兩個月，妳的後背因為久臥在床生了

褥瘡，為了讓傷口癒合，妳只能躺在狹小的三人病房裡，等待

一次又一次的手術。

妳父親離世的早，母親在妳生病的八年間，時常搭乘巴士來醫

院看妳，八十多歲的年紀，當日往返水璉與花蓮，舟車勞頓，

就為了給妳支持。

有一次，我們去醫院探訪妳，看見妳的母親躺在牆邊床上小寐，

她的個子嬌小，衣著整齊乾淨，頭髮花白，臉上佈滿老態的痕

跡。妳說母親的關節不好，每次搭車來看妳，都讓妳既心疼又

擔心。

我們去看妳故鄉的那天，學習妳的母親，買票，等候，搭巴士。

花蓮的巴士，班距長，大約四十五分鐘到一小時才會有一班車。

我們不熟悉時段，經由上網查詢才得以搭乘。搖搖晃晃過了一

小時，抵達水璉村後，要再走好一段路，才到妳家。

在水璉村要候車，更不容易了，班次時常改變，居民咒罵著又

錯過乘車的時間，要搭下一班，必須再等一個多小時。我們不

知道妳的母親是不是常遇到這種狀況，但我們體驗過一次之後，

知道這段往返的路途，對八十多歲的老人家來說並不輕鬆。

對於妳的母親，妳想對她說 I LOVE YOU，但一直沒說出口。妳

說即使出國留學多年，骨子裡仍然有著東方人不擅表達情感的

性格，妳的心裡點滴都是感激，感激的人還有這群高中好友：「很

謝謝她們從來沒有放棄我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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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一天，我們和妳從宗教聊到禱告，我們問妳最近一次禱告，

是在什麼時候？妳說剛剛。原來幾分鐘前，妳的高中好友譚素

月剛來探望妳，要離開的時候，妳曾悄悄地為她默禱，希望天

父讓她平安順利。

也許個性使然，妳的祈禱總是靜默內斂。妳說不外顯，是因為

這是自己和天父的私人對話，所以不用大聲的讓所有人都聽見，

放在心裡就好。

我們的信仰與妳不同，但我們都真心祈望妳的天父，每一次都

能聽見妳的禱告。

最近一次去看妳，妳告訴我們背上的褥瘡經過這幾次開刀，癒

合的狀況良好，四月上旬就可以出院了。我們想到曾經問妳有

什麼心願？妳告訴我們想要曬太陽。

我們知道，妳的天父聽到妳的禱告和心願了。

我們祈願妳的身體少受病魔折騰。

祈願妳的精神永遠清朗敏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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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許很多人會覺得不公平，為何這麼努力向上的妳，卻在人生

的最高峰摔落？為何這麼虔誠的信徒，卻得不到天父的憐憫？

曾經問過妳，如果早知道壯年時候的自己，將躺臥在病榻上，

會不會放棄出國求學，多花時間在台灣陪伴家人？

妳沒有思考很久，說了不會：「因為出國求學，是我一直以來

的夢想，我完成了自我。」

是啊，我們相信妳已經讓自己活出了價值，不論是現在，十年

後，五十年後，甚至一百年後，大家都會知道，全台灣第一位

原住民女博士的名字，叫做──「鄭香妹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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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法知道曙光何時來
我打開每一扇門
是如鳥有羽
還是如浪有濤

‧艾蜜莉．狄金生《艾蜜莉．狄金生詩選》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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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訪問的過程差強人意。香妹的記憶力衰退，無法讓我們完

整地追溯往事，很多時候我們的對談是在原地打轉。慢慢地，

我們瞭解香妹的生平概況後，擴大採訪線，開始約訪香妹周圍

的親友們。很遺憾，香妹的家人不希望接受訪問。結果，香妹

高中認識多年的好友們，成為我們重要的採訪人脈，輾轉提供

不少資訊。

作品截稿的時間在即，我思考著如何用文字 , 盡可能的完整呈現

香妹的故事。我按照常見的書寫方式，用第三人稱「鄭香妹」，

將文章寫了一遍，卻感覺越寫越疏遠，彷彿鄭香妹是陌生人一

樣。再來，也是因為採訪的基本功做得還不夠，用第三人稱寫

起來，特別的綁手綁腳。

接著，試想著使用第一人稱「我」來書寫，又覺得自己何德何能，

彷彿代替香妹主宰了一切！最後才決定用第二人稱「妳」, 來進

行整篇故事，這個寫法常見於書信，所以就好像在對香妹說話

一般。寫著寫著，我自己的角色，也涉入其中，寫起來比較有

溫度，也不至於綁手綁腳施展不開。後來，書寫的過程中，彷

彿時光倒流一般，我們跟著故事中的「妳」，一起經歷一遍人生。

後
記 鄭雅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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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在書寫的過程常想，記錄故事的目的是為了什麼？從起初為

了完成畢製，到後來接受很多人的幫忙與回饋，漸漸覺得採訪

的責任，已經不那麼的單純與簡單。所以為什麼寫？寫出來的

東西，又要給誰看？我這樣問自己。

直到跟香妹的主治醫生聊過以後，她跟我們說 , 她不知道香妹的

記憶和身體，最後會退化成什麼樣子。就在那一天，我心裡隱

約知道自己疑問的答案。

就像我們用「妳」書寫一樣，寫出來的作品，是為了給香妹看。

未來，如果香妹哪一天記憶力又更衰退了（我希望這天不會到

來），對於過去的大事小事，印象不再清晰。她能因為翻起這

本小書和老朋友們的口述，喚起一些回憶。

現在回頭來看這本作品，不完善的地方還很多，也有拼湊出來

的部份。家人不能受訪，我至今仍覺得可惜，因為若有她們的

協助，香妹的過去一定能更鮮明，更有生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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還記得第一次採訪妳時的震驚，很驚訝妳的開朗和樂觀，但更

佩服的是妳面對挫折的堅強。一直到聊了幾次天、做了幾次訪

問以後，才慢慢明白妳的堅強是用多少勇氣建立起來的。一開

始，心裡還有點忐忑，擔心妳會不會對我們一星期兩三次的打

擾，感到厭煩。

印象很深刻，有一次，我們來到病房的門口，卻看到背對著我

們的妳，不停拿著衛生紙往臉上擦拭，躺在旁邊睡午覺的，是

一直以來默默支持妳的母親，我不知道，妳擦的是眼淚，還是

汗水，就像妳在受訪時，常常會拿著衛生紙擦拭，妳說，那是

因為妳的體質容易冒汗，但我想，那也許只是妳隱藏情緒的一

種偽裝吧？跌倒了！也得靠自己的力量再站起來，妳心裡明白，

在這種時候，能幫助妳的只有自己，所以妳選擇在大家面前盡

情嶄露笑顏。

妳的堅強，讓我敬佩，更是我應該學習的地方。

謝謝妳，願意跟我分享妳的生命故事；

謝謝妳，讓我學到知足和感恩；

謝謝妳，讓我更懂得珍惜人生每一個當下；

謝謝妳，教我正面思考，

讓我體會，用不同的角度，

看這輛不會停駛也不會倒退的列車，生活將更美好；

認識妳之後，才發現，

原來，沿途的奇珍異草，都是點綴生命的燦爛花朵。

張郁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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妳出生在花蓮，純樸明媚的水璉，
小小村莊，卻是漢人和原住民的大熔爐，

孳乳妳對多元文化的好奇。
 

高中以前，妳在花蓮度過青澀的歲月；
大學，台北；碩士，紐約；博士，夏威夷。

之後的十多年，妳揹著行囊，
為了學業獨自流浪在不同的城市。

學成歸國的妳，是家鄉親友的驕傲──
「台灣第一位原住民女博士」，

多麼響亮的封號！
 

八年來，罕見疾病──多發性硬化症，
是老天給妳的另一個考驗。

 
然而，我們相信，上帝選擇了妳，

是因為祂知道，「鄭香妹」，妳，一定撐得過去。


